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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摇摇摇摇

引 子

水边的女子

你的身影在我心底荡漾

我听见你忧伤的歌唱

却无法

将你片刻挽留

你要去哪儿

是否沿着我流淌的方向

我吻着你踏水而过的脚印

寂寞地怀想你

映在水中的容颜

⋯⋯

———献给蕴·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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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摇摇摇摇

前摇摇言

我相信对世界真正的理解是从认识自我开始的。我们习惯

于轻易地对世界发表评论甚至指手画脚，却往往对自己复杂诡

秘的内心世界漠然置之。也许，在听到黑暗中灵魂孤独的呐喊

之前，我们对世界一切自以为是的理解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。

自我永远是通往世界的必由之路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卢梭的

《忏悔录》永远是我心中一部不朽的著作。

写作是我反省和认识自己的开始。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

程中，我无法逃避地面对了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。她们就

像一盏盏路灯，将我每一段黑暗的人生旅途照亮。女人是男人

灵魂的镜子，我总是从女人身上看到了更真实更完整的自己。

离开了她们，我的回忆和思考就将陷入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。

所以，我不得不写曾给我的生命留下不同风景的每一个女人。

惟有如此，我才能触到自己神经最敏感的末梢，才能在夜深人

静时窥见世界隐秘的心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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
和绝大多数成年人一样，我曾填过无数张履历表。每次填

表，员怨苑愿都成为我笔下最庄严的数字。每当写下这一数字，

我的脑海里便立即浮现出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。

那天早饭后，父亲递给母亲五角钱，母亲小心翼翼地把钱

揣在我兜里，又反复叮咛多次。之后，我便独自一人，迈出低

矮的茅屋棚，走下门前的小山坡，穿过几块金黄的稻田，来到

生产队一座较大的院落前。我静静地守在路口，等候更大的学

生娃带我到大队小学去报名念书。那一年我七岁。

于是，在后来所有的履历表中，员怨苑愿就成了我人生历程

的起点，仿佛此前我所有的岁月都是一片空白。然而，对于我

来说，员怨苑愿不是起点，而仅仅是一次重要的延续。可以说，

我童年最重要的经历发生在员怨苑愿年之前，而不是之后。时至

今日，我的梦依然常常在员怨苑愿以前的背景上展开。无论成功

与失败，幸福与痛苦，似乎都与童年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

系。也许，人生的内容大致相同，无外乎得失成败，悲欢离

合。不同的只是人生的态度和感受人生的方式。而这一点在很

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童年的经历。所谓三岁看大，七岁看

老，也许就是这个道理。三岁之前我的生命中到底有哪些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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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，自然已无从清理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我关于童年最早

的记忆与文革有关，就像一张陈旧的底片，只要对着阳光，便

可看见模糊的影子。那年正月，母亲带我到外婆家去，路过区

（现在又改称镇）上中学时，我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个

操场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，密密麻麻的。我仿佛突

然钻进了密不透风的高粱地，很快就迷失了方向，心头不断掠

过一丝丝恐惧。我仰头望了望母亲，怯生生地说：

“妈妈，我怕！”

母亲没回答我。她拉着我的手继续朝人群深处挤去。

终于，她停下了，努力弯下腰，将我抱起来。我的眼前一

下变得开阔。我看见了操场前方的主席台，正中跪着一排人，

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只竹篾编织的高帽子，胸前挂着一尺见方

的牌子。主席台的两边各站着一排持枪的民兵。旁边的电线杆

上有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喧嚷着。我心中的恐惧一点点加深起

来，赶紧朝四面看了看，结果没看见一个小孩儿。这是大人的

世界，不是我呆的地方！我立刻想到了逃跑，就像一只遇上狼

群的小羊本能地觉察到了危险的逼近。但此刻四周都是密密麻

麻的人群。我感觉自己比一只蚂蚁还要小，随时都可能被某位

大人踩得粉身碎骨。我恨不得像鸟儿一样生出翅膀，飞离这阴

森的人群，可是我只能用双手紧紧抓住母亲的肩膀。我把目光

停留在母亲脸上，再次怯生生地说：

“妈妈，我好怕⋯⋯”

母亲依然没说话，只是拍了拍我的屁股，把我抱得更紧

了。当时我想，只要母亲不把我放下，我也许就不会被踩死。

不一会儿，人群骚动起来，我的耳边仿佛有一大群马蜂在

嗡嗡地响着。这时台上忽然窜出几个人，威风凛凛地把前台跪

着的每个人的脖子往下按了按。于是那些跪着的人把头埋得更

低了，只是头上的竹篾帽依旧笔直地立着。隔了一会儿，又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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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个人被押上台，每个人都被身后的民兵反剪着双手。接着，

高音喇叭开始吼了起来，是一长串犯人的名单。每念到一个名

字，便有一个人被套上绳索五花大绑起来。当刚押上台的几个

犯人被捆绑完毕之后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坐到了台中央的麦克

风前开始讲话。我听不懂他到底说了些啥，只觉得他说的一切

是那样神秘而遥远，令我望而生畏。高音喇叭瓮声瓮气地一阵

阵撞击着我的耳鼓，仿佛预示着有一场战争就要向我袭来。我

感觉自己很快就将挺不住了，可是母亲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
好不容易，终于捱到领导讲话完毕，这时却又从旁边杀出一个

人来，冲到台中央，右手握拳高高举过头顶。一阵阵嘶哑而揪

人心魄的呐喊便从他那努力咧开的嘴里窜了出来。他每喊一

句，台下的人也跟着举起手臂呼一句。我看见无数只手臂突然

间举起又放下，那场面真是壮观无比。口号喊完之后，人群终

于开始散场。母亲抱着我，随着人流慢慢退到场边的一角，然

后将我放下。看着渐渐消散的人群，我心头的紧张与恐惧也渐

渐退去，就问母亲：

“妈妈，我们为啥还不走？”

“等你外婆。”

“外婆在哪儿？”

正疑惑之际，母亲捏了捏我的手，说：

“快叫外婆。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这位正朝我们走来的老太婆

竟然是我的外婆。只见她胸前挂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牌子，上面

写着几个粗黑的大字，头上顶着一顶又高又尖的竹篾帽子，弓

腰驼背，步履蹒跚。母亲走上前去，叫了一声：

“娘⋯⋯”

“先帮我把帽子取下来。”

外婆蹲了下去。母亲双手捧住竹篾帽，慢慢往上提。帽子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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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外婆头上却岿然不动。母亲低头问外婆：

“娘，疼吗？”

“不怕，用点劲儿！”

母亲咬咬牙，双手死死抱住帽子猛地往上一提，竹篾帽终

于被取了下来。母亲把竹篾帽扔在地上，随着“咚”的一声

沉响，一些泥土和石块从竹篾帽里散落出来。母亲轻轻骂了一

句：

“这些不要天良的，不断子绝孙才怪！”

外婆站起身来时，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一道长长的血口子，

鲜红的血痕正像一只蚯蚓直往她眼角爬去。我心里一阵发紧，

忍不住使劲喊了一声：

“妈，外婆头上有血！”

然后就放声痛哭起来⋯⋯

于是，外婆额头上那道鲜艳的血痕便成了我童年最闪亮的

记忆之一。时至今日，每当我看见流血的伤口，便会想起我的

外婆，想起我记忆中的第一滴血。后来据母亲讲，我所见到的

场面仅仅是在逮捕犯人时让地主富农陪陪场而已，前些年挨批

斗时，外婆可惨多了。如今忆起，有时我也觉得，我和我的同

龄人都是最幸运的一代。我们赶上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

化大革命，成为荒诞历史的亲历者，而又不至于像五六十年代

出生的人那样受太多的苦。文革之后出生的人是幸福的一代，

但不是幸运的一代。他们只能从历史教科书或大人的话语碎片

中去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。

自从见了外婆被批斗之后，我的心情曾长时间地郁暗下

来。我一次次问母亲，外婆是坏人吗？母亲每次都毫不迟疑地

告诉我，外婆是好人。我相信母亲没有撒谎，因为生产队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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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位我不喜欢的阿姨也曾对我说过，外婆真是个好人。我不明

白好人为什么偏要受罪，不禁渐渐担心起来。因为我不知道自

己将来到底该做好人还是坏人。就在我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心

不已之际，更深的忧虑又从天而降。员怨苑远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

大我一岁的堂姐来我家作客。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，你知道

吗，人都是要死的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，赶紧问

她：

“我们也要死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连毛主席都⋯⋯”

“都怎么啦？”

“都⋯⋯都逝世了。”

“逝世⋯⋯什么叫逝世？”

“逝世⋯⋯就是死的另一种说法。”

我一下子糊涂了。那些天我刚刚认识了无处不在的“毛

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”几个字，毛主席怎么会⋯⋯

“就算活一万岁，最终也是要⋯⋯逝世的。”

堂姐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道。

我的心一下子坠入了万丈深渊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。

绝望和恐惧将我紧紧攫住，我感觉自己似乎马上就要从这世界

上消失得无影无踪⋯⋯

许多年后，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秋日的下午，回忆

起领袖逝世带给我的无边的恐惧。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每个人都

是要死的。从那以后，我总担心自己一觉睡去就不再醒来。

后来从书上得知，员怨苑远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。虽然这

些事件对我的命运肯定有一些影响，但我依然觉得离我很遥

远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员怨苑远年最重大的事件，是我从毛主席逝

世的消息中，知道了每个人（包括我自己）都会终老（死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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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实。

阴郁的员怨苑远渐渐远去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员怨苑苑年

的春节终于来到。啊，春节真好，大人小孩的脸上都无一例外

地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桌上的菜肴出奇的丰盛，我只嫌自己的

肚皮太小，不一会儿就撑着了。可是春节为什么那么短呢？在

小孩们还意犹未尽之际，大人们便又板起了面孔，每次吃饭时

桌上又只剩下一碗泡菜。我开始讨厌起大人来，他们一定把好

吃的都藏起来了！之后每顿吃饭时，我都暗暗留意他们吃了些

什么，结果发现除了我的小碗里是米饭之外，他们都喝着见不

着米粒的稀粥。一天中午，母亲收工回来，没有烧火做饭，而

是坐在凳子上发愣。我走上前去，对母亲说：

“妈妈，我饿。”

母亲一把搂住我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“儿啊，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，我们上哪儿去吃饭呀？”

我不知道米都到哪儿去了，它们是害怕被吃都藏起来了

吗？但我没敢问母亲。从那天起，我发现肚子一天比一天饿得

厉害。有时摸着肚皮，感觉里面只剩下了肠子。终于，有一天

我看见父母在偷偷地吃着什么，愤怒从我心头陡然升起：原来

他们想饿死我！我没吭声，而是悄悄地注意着他们的行动。最

后我清楚地看见母亲把一只碗放进了柜子。等他们出工之后，

我急忙端来一条凳子，放在柜前，爬上去，打开了盖子。我一

眼就看见了那只碗，碗里面躺着三个拳头大小的馍馍。我赶紧

抓了一个，盖上柜子后匆匆逃到了屋后的山坡上。在确信没有

人发现我后，我掏出馍馍，猛地咬了一口。一股苦涩的味道迅

速塞满了我的嘴———这馍馍原来是糠做的！我大失所望，但还

是想学着大人的样子咽下去，填充一下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。

可是我稚嫩的喉咙怎么也容不下那粗糙的糠粒。

就这样，关于饥饿的记忆从此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。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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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，员怨苑苑年算不上中国的饥荒年份，可我总觉得那年我是全

中国饿得最厉害的一个。每当想起员怨苑苑，我的嘴里便弥漫起

一股苦涩的糠粒的味道。

员怨苑苑年，我随母亲走的亲戚特别多，以致我都怀疑，我

们家咋会突然冒出那么多的亲戚。据母亲后来讲，那是为了蹭

饭吃。有一家亲戚在镇上，吃商品粮的，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

阔气的人家。他们家有一对大我将近两岁的双胞胎女儿，长得

异常可爱。她俩似乎特别欢迎我，给了我好几颗糖吃。我小心

翼翼地把糖含在嘴里，巴不得它永远不要化去。突然，双胞胎

姐妹凑近我的耳边，悄悄问我道：

“想吃饼干吗？”

那时我还不知饼干为何物，但猜想饼干一定和糖一样好

吃，便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跟我们出来吧！”

我不假思索地跟着双胞胎姐妹出了门。她俩把我带到河边

的树林里，然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：

“只要你在我们面前撒尿，这块饼干就归你。”

说着，还晃了晃手中那块圆溜溜的东西。我心想，这还不

容易吗？何况我也正想撒尿呢。于是我利索地褪下裤子，面向

河面，稍一运气，一股小水柱便从双腿间冒出老高，冲向河

面，溅起一团晶莹的水花。

“姐姐你看，他的鸡鸡⋯⋯”

我从姐姐手中拿过饼干，骄傲地穿上裤子。没想到一泡尿

竟换来了我平生的第一块饼干！这时双胞胎姐姐又凑近我的耳

朵，神秘地对我说：

“你到一边去，我们也要撒尿！”

你们撒尿为啥要我躲开？我一边纳闷，一边退后几步。姐

妹俩便在我的不远处提着裙子蹲下去。当我的目光触及她们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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腿间的时候，我一下子糊涂了：没有鸡鸡怎么撒尿？这时我听

见其中一个说：

“他盯着我就撒不出来。”

“我也撒不出来。”

我心头不觉有些委屈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连鸡鸡都没长，

当然不能撒尿了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当我看见女孩子，总

是隐隐替她们担忧。

关于员怨苑苑，还有一些记忆的碎片，就像河流中的水花偶

尔泛起。比如从大人们口头或刷写在墙上的标语那儿，我记住

了“打倒四人帮，人民喜洋洋”一句。还有一句在小朋友中

流传的童谣：华主席上台，我买了一双新草鞋。我问大人，华

主席是谁？大人说是我们的“皇帝”。我又问，华主席离我们

有多远？大人回答，在北京。北京有多远？大人们哑然。那时

别说生产队，就是全大队两千多号人中，也没有谁到过北京。

员怨怨远年我第一次到北京，西站下车时，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

个词语竟然是———华主席！

童年时光无声无息地流淌，生命的感受在一天一天地增

加。当大人们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劳作之际，我常常独自一人

坐在半山腰的茅草屋前，望着天空发呆。童年的记忆里似乎大

多是些阳光灿烂的日子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阳光产生了浓

烈的兴趣。我想弄清阳光为何物？为什么不能把它关进我家黑

魆魆的屋子？我曾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太阳，发现它原来在

天空中飞速地旋转，终于明白了太阳为何东升西落。我还曾用

一支空瓶子对着从屋顶漏进的光线，希望瓶子里能装满光明，

以替代晚上昏暗的煤油灯。茅屋东边一百多米处有一股小小的

山泉，一年四季不停地流出清凉的泉水。离泉眼不远处有一口



⑨摇摇摇摇

一米见方的水坑，这便是我家的水井。口渴时我会独自来到井

边，俯下身子就能喝上甘洌的井水。有时候我反复端详着水里

那张稚气而迷惘的脸，总想不起自己怎样就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，长大后还活多久才会死

去。

我喜欢夏天的日子。山前屋后一派蓊蓊郁郁，各种各样的

昆虫又回到了这个世界。屋后的刺树上常常可以捉到一种会飞

的甲虫，用线系了后腿，使劲一甩，它便绕着你的手指一圈又

一圈地飞起来。捉蜻蜓就更好玩了。蜻蜓分两种，一种昼行夜

伏，一种夜行昼伏。夜晚在院坝乘凉时，借着月光，可以看见

许多蜻蜓在低低地飞，瞅准了，一扇子挥去，便可将其打昏在

地。这种蜻蜓虽然体型较大，但颜色单调，呈暗青色，我不喜

欢。白天看见的蜻蜓可谓五彩缤纷。有红的、黄的、青的，还

有花白的⋯⋯我最喜欢红色的蜻蜓，其次是黄的，但这两种都

较少，成为蜻蜓中最鲜艳的点缀。我常常以为红蜻蜓就是国

王，黄蜻蜓则是国王的妻子。最好看的是蜻蜓打架（后来从

书上得知那叫交尾）。两只蜻蜓在空中打来打去，后面一只突

然咬住前面一只的尾部，再把尾巴卷至前一只的胸部，两只蜻

蜓便连在一起，像一架飞机平稳地向高处飞去。捉蜻蜓的最好

办法是用竹扒（一种用竹子制成的农具）网上一层厚厚的蜘

蛛丝，从后面悄悄靠近，一把罩上去。蜻蜓的翅膀极薄，一粘

住蛛丝便逃不掉了。把蜻蜓肢解后便可喂蚂蚁。在地上随便找

一只蚂蚁，放在它跟前，蚂蚁上前嗅嗅，便用嘴咬住往家里

拖，拖不动时就回去搬援兵。跟踪它就可以找到蚂蚁的老窝。

这只蚂蚁一路匆匆地往回赶，一直赶到家门口，和别的蚂蚁一

个劲儿地碰头交流。不一会儿，一大队蚂蚁便朝着目标雄赳赳

气昂昂地出发了。还有一种玩法可以让蚂蚁坐飞机。捉一只蜻

蜓，不把它弄死，而是用小石块压住它的翅膀，等密密麻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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蚂蚁爬满蜻蜓全身时再突然把石块移开，蜻蜓就会载着蚂蚁一

下子飞向天空。有时候玩得不耐烦了，一泡尿对着蚁穴冲去。

一窝蚂蚁便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转瞬间成了溃不成军的灾民。

玩蜻蜓和蚂蚁是童年的最大爱好。被我捉住的蜻蜓少说也能装

满一麻袋。上学后才得知蜻蜓吃蚊子，属益虫。为此我心头不

安了许久。

最令我有成就感的是到山脚的小溪沟里捉鱼。当溪水齐膝

深的时候（水深了大人是不许我们下水的），我便可以和其他

几个孩子一起，脱得光溜溜的下水摸鱼。溪沟里的鱼不少，但

也不大，多藏在草丛或石缝里。捉鱼时双手张开，从两边往中

间缓缓合拢，碰到鱼便能一把抓住。将捉来的鱼用一草茎通过

鱼的腮和嘴串起，再系上一根树枝插在岸边，鱼儿便像上了绳

的牛，怎么也逃不掉了。运气好时一上午能捉到五六条二指来

宽的鲫鱼。提回家后，撒上少许盐，用菜叶包了，往灶堂的火

堆里一放，几分钟后就可吃到美味的鲜鱼。还有一种捉鱼的方

法须得在大雨过后。当洪水从梯田的缺口处一级级冲下时，在

缺口处安上一块较大的竹篾巴，水流一冲上篾巴就迅速漏下，

留下鱼儿在上面活蹦乱跳。每逢这种时候，连大人们都是要出

动的，小孩子便左蹦右跳地打下手。收获自然也很大，半天时

间一般都有两三斤。黄昏时分，当炊烟四下飘散，村子里到处

都弥漫着一股令人垂涎欲滴的鱼香味。只可惜后来大量使用化

肥，田里除了泥鳅之外，其他鱼种都已绝迹。大雨过后，洪水

依然一级级冲下，却再也看不到捉鱼人的影子了。

员怨苑愿年夏天的一个黄昏，夕阳正一点点向西山靠去，大

地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。我坐在山坡的小路上，等着父母收

工回家。忽然，外婆的身影远远地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。我立

刻像一只欢快的猴子一跃而起，向外婆奔去。在我的记忆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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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吃过的所有好吃的东西都与外婆有关。而这次，外婆不仅

给我们带来了好吃的东西，也带来了令我兴奋不已的消息。那

天夜里，外婆和父母议论了很久，大致是说现在念书不再讲成

份了，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的子女都一样对待。我听见他们

说：

“平儿将来也可以考学或当兵了，总算有盼头了。”

最后，母亲搂着我，含着眼泪对我说：

“平儿，你一定要好好念书，为我们争气啊！”

我有些茫然地望着母亲，使劲点了点头。从此，上学念书

就成了我心中最神圣的事。

就这样，我那阳光灿烂却不乏饥饿与忧郁的童年生活渐渐

走到了尽头。一条新的朦朦胧胧的人生道路呈现在我的眼前。

我不知道那是一条怎样的路，内心充满了莫名的憧憬与期待；

我不知道自己最幸福最纯洁的人生时光正在一点点儿远去，各

种坎坷与艰辛将扑面而来。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我一次

次在梦里回到自己的童年。那熟悉的山坡小道、阳光流泉竟成

为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印痕。无论幸福与痛苦、欢乐与惆怅，似

乎都与童年的某段心理感受遥相呼应。今天，每当看到身边那

些天真无邪的孩子，我总是在想，他们绝非因为年幼就愚昧无

知。也许，他们今天体验到的一切，将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

部分。

在热切的期盼中，我终于等来了开学的一天。生命中新的

一页就此翻开，从此我开始了十九年的求学生涯。员怨苑愿于是

成了我人生旅程上最醒目的标记之一。

大队小学和我家隔着不大不小两座山，一共有五里路程。



瑏瑢摇摇

途中除了一小段马路和一座十多米长的石板桥外，其余的都是

些田间小路，路的两边是一块接一块的庄稼地。生产队里与我

同班的还有另外三名小伙伴：刘兵、李建华和余小英。余小英

的爸是生产队长，但她老是挂着两串鼻涕，不时“呼哧”的

一声吸一下，让人觉得与她爸爸的身份极不协调。刘兵的爷爷

很会讲故事。听大人们说，他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兵，在

淮海战役中还被人民解放军的子弹击穿了腿部。李建华没有母

亲，据说前几年饿得慌的时候悄悄跑到福建去又嫁了人。我们

的老师名叫杨洁，是一位二十六七的女老师，长得很美，浑身

上下干干净净，纤尘不染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杨老师有一

个非常好看的女儿，名叫杨晓晓。晓晓只有五岁，却能背诵好

多古诗。她们母女俩就住在我们教室隔壁的一间屋子里。寝室

门开着的时候，可以清楚地看见屋里有一张总是很整洁的床和

一只三脚炉子。晓晓也和我们一起上课。她在班上年龄最小，

是惟一穿裙子的学生。令我受宠若惊的是，我和晓晓竟成了同

桌。但我却不敢和她说话，甚至连正眼看她一眼也会感到心

虚。我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自己，生怕碰脏了她的裙子。可是同

时我又为自己是班上距离她最近的人而暗自得意。后来在学习

“自惭形秽”这个词语时，我脑海里一下子便浮现出晓晓那天

使般的模样。

学校一共四个年级，每个年级一个班。除杨老师外，还有

三位男老师。其他老师都只教一个班，只有杨老师除了教我们

班所有的课程之外，还要上全校的音乐课。杨老师极和蔼，从

不训斥我们。上课时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她说的每一句

话，每一个字都通过我的耳朵进入了我的内心深处。上学后不

久，我就养成了天天刷牙的习惯。渐渐地，我感觉自己浑身上

下也变得干净起来，就像杨老师和晓晓那样纤尘不染。每当上

音乐课的时候，我们总是纳闷那台破旧的风琴为何经杨老师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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脚一踩就发出了优美的声音。有一次大家终于忍不住，下课铃

一响就蜂拥上去，将风琴和杨老师团团围住。杨老师没有责怪

我们，而是继续坐在风琴前为我们弹奏。我看见她那白皙颀长

的手指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优雅地舞蹈，一下子便对音乐产生

了神圣的敬意。

一天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余小英吸着鼻涕，神秘兮兮地告

诉我说：

“李心平，你知道吗，杨老师偷人呢！”

我的心像被马蜂蜇了一下，但莫名的惊讶很快就转化成了

对余小英的愤怒。

“你妈才偷人呢！”

“我听我爸说的。我爸是队长，他不会乱说的。

“你爸就爱胡说。

“那你说杨晓晓为什么没有爸爸呢？”

我一下子哑然了。对呀，怎么从来没见过晓晓的爸爸呢？

第二天上课时，我心猿意马地观察着杨老师的一举一动，

可越看越觉得杨老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好人。但我的内心深处

依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：晓晓怎么没有爸爸呢？

一次下课的时候，晓晓递给我一颗糖，悄悄对我说：

“我妈说你是班上最乖的学生。”

我一下子兴奋得激动起来，全身的血液上涌，几乎令我晕

眩。我心头再次认定，杨老师是好人，肯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

好人。

从此，我和晓晓说话时少了几分畏惧，多了几丝自信，有

时还借她的橡皮擦用一下。一次当我又向晓晓借橡皮擦的时

候，她从文具盒里拿出一块崭新的粉红色橡皮递给我，说：

“这块送给你啦。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直愣愣地望着晓晓不知说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